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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偶然，切勿對號入座。



（一）



船伢子從小沒有了娘，打記事起就跟著他大在船上，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小清河是一條不大的小河，正好把馮鎮同省城隔開，馮家渡就成了連接馮鎮和省城的唯一通路。



馮鎮在省城周邊不算是大鎮，又是唯一在河西的，所以馮家渡上的客人並不多，船伢子他家幾輩子就在這裡擺渡，也是這渡口唯一的船家。



船伢子的家也在馮鎮，同過渡的客人都是鄉親，從小便識得，所以擺渡不僅僅是他們全家討生計的手段，也是同客人們談天解悶的好機會。



鄉下人的嘴大多是葷的，連女人也都會放肆地說讓幾句同兩腿間有關的笑話，船伢子從小便聽，聽著便笑，時間長了，便也跟著說。



有時候大人們聽了，不由大笑起來：「這伢子自己的毛還沒長齊，就叨咕女人長毛的地方，回去告訴你大，早些給你討個老婆。」



「女人家長毛的地方不就是腦殼麼？有什麼不能說？」船伢子理直氣壯地反駁道。



大人們便更加放肆地笑起來，船伢子也跟著笑。



其實他只是聽著人家大人怎麼說便怎麼說，到底人家說的是什麼他全然不懂，等人家都走了，他還在想：「女人的腦殼難道說不得麼？」



等他漸漸長大了，自己的下面長出了黑毛，這才多少感到那些葷話中所包含的內容有許多不妥，不過，那也只是感覺，他還是什麼都不懂。



從前幾年起，每當沒有客人過渡的時候，船伢子便躺在船板上，一邊曬太陽，一邊想著心事。



許多鄉親都在同他大議論給他娶親的事。



船伢子不懂男女之間的事，但卻知道，每當他看見女人的時候，心裡便泛起一絲怪怪的念頭，就想同她親近，躺在船板上，一想到女人，下面便不由自主地變硬，變粗，變大。



不過，別人要他大提親的女伢子，船伢子卻都不喜歡，所以當他大問起他的時候， 他便搖頭說自己還小呢，不忙娶。



「伢子，你莫要糊塗勒。咱們是窮人，在這裡擺渡的，人家七小姐家裡是財主，我們高攀不上呢！」每當這個時候，他大便教訓他。



他大嘴裡說的七小姐是馮鎮上馮三公的女兒。



馮三公不僅是馮鎮首富，在省裡的富戶中也算是叫得響的，馮鎮周圍的土地和山場大多是他家的，在周圍的鎮上他還有多處田家，省城也有七、八處房產。



馮三公還是鎮上馮姓人家的族長。



馮姓是馮鎮的大姓，鎮裡的富人也都是姓馮的，所以，馮三公便成了鎮上說一不二的人物，只要他一跺腳，全鎮都能聽見動靜。



馮三公是個老風流，大太太不算，直到五十多歲還娶了第四個姨太太，馮七小姐便是最小的五姨太所生。



七小姐從小便在省城的女子師範學院附小上學，後來又在附中上中學，過年過節的也都要從馮家渡過河，所以船伢子從小便認識她。



與一般鄉下的村姑不同，七小姐身上穿的是又乾淨又好看的學生衣裙，上船後總是正襟危坐， 一副大家閨秀的作派。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只要一看見她上船，船伢子的嘴便像抹了鰾膠一樣，再張不開，連眼睛也不敢往她身上放。



可人一走，船伢子的心裡便空落得慌。



再躺在船上曬太陽時，心裡想的便都是七小姐。



第一次同七小姐搭話，是從她上中學開始的。



過去七小姐上學或回家都是馮家的長工接送，後來聽坐船的人說，七小姐不願意再叫人接送，堅持要自己上學，為此還同馮三公頂撞起來，被三公打了一頓，誰知七小姐是個倔脾氣，乾脆來個了不吃不喝，最終馮三公沒了辦法，只好由她。



現在船伢子大了，可以單獨操船了，所以每天都同他大輪換著擺渡。



那一天正趕上是船伢子操船，七小姐獨自來到渡口的時候，船上已經坐了兩個人，看見七小姐上了船，那兩個人便借口說等人下了船。



七小姐是馮三公的女兒，是個金貴的人，過渡的鄉親一看見她來，便總是藉故下船，單只讓她一個人坐，這樣作已經許多年了，船伢子並不感到奇怪。



七小姐坐在船頭附近，兩手抱著自己的膝蓋，臉上揚溢著第一次獨立走出家門的笑。



船伢子把船纜解了，跳上船去，一槁撐開，船便輕巧地向河心走去。



「哎，你叫船伢子？」七小姐道。



「嗯。」船伢子感到很意外。



「我每次看見你搬船，都同客人有說有笑的，怎麼不同我說話呢？」



「我……，妳……，七，七小姐，我……」船伢子有些措手不及。



「別叫我七小姐，咱倆個同年，我小名叫彩兒，你就叫我彩兒吧。」



「這，不敢。」



「什麼不敢？我最不喜歡人家叫我小姐。」



「那好吧，彩，彩兒。」



「這就對了。除了我大我媽，你還是第一個願意叫我彩兒的，我喜歡你。」



彩兒十分高興：「對了，你還沒說呢，為什麼你同別人都說話，單單不同我說話呢？」



「妳是馮三公的小姐，又是讀書人，我嘴笨，不會說。」



「又說小姐小姐的，我不喜歡了。」彩兒臉上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啊不，彩兒。」



「哎，這樣好！其實我知道，你不是因為嘴笨才不同我說話，你是因為我爹和我哥哥他們。」



彩兒的臉上現出一絲惆悵之色：「我知道，我家富甲一方，我大和我哥哥他們卻為富不仁，欺壓良善，鎮子上的窮人都恨他們，我也不喜歡他們這樣，可惜我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生在哪一家，否則，我寧願像你一樣生在一個窮人的家裡。」



「妳家有錢呢，幹麼要生在窮家？」船伢子沒想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原來那種敬而遠之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改變了，兩人的距離也就拉近了許多。



「生在窮家，靠自己賣力氣吃飯，不去剝削別人，欺負別人，雖然粗茶淡飯，卻是心安理得。生在富家，雖然衣食富足，卻每天都要受良心的煎熬，你說，究竟是窮家好還是富家好？」



「……」船伢子一時語塞，心裡卻對這個同自己一樣年紀的女學生格外產生了好感。





（二）



從那兒以後，彩兒每次都是自己來乘船，也每次都同船伢子談天。



船伢子喜歡聽她說，她的話那麼文雅，那麼動聽，尤其是她會講出那麼多船伢子從沒聽過的道理，讓他知道了窮人不是天生該受窮的，受窮都是因為富人的剝削。



再後來，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彩兒再到渡口，總是在船上已經坐了不少人的時候，然後彩兒便攔下找借口想下船的鄉親。



她毫無顧忌地挑明了大家躲著她的原因，客人們便不好再下船，只得與她同船共渡。



有彩兒在船上，客人們便不敢再說那些葷笑話，不過，彩兒成了主要的發言者，她利用擺渡的短短時間，給客人們講她的那些道理，這些道理船伢子都聽過，但還是願意再聽她講。



漸漸的，鄉親們不再像躲避瘟神一樣躲避彩兒，反而更願意與她同船共渡，聽她講那些從沒聽過的新鮮事和新鮮的道理。



他們從她那兒知道了北邊有個蘇聯，窮人們把富人推翻了，當家作了主人，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也知道中國出了個什麼CP，領著窮人鬧翻身，打土豪，分田地，大家都盼著CP的這把火早一點兒燒到這裡來。



這把火還沒有燒過來，彩兒卻同馮三公鬧翻了，那天彩兒從學校回家不久，便又隻身回到渡口過渡，船伢子看見她一張本來白白的臉紅腫著，眼睛裡還含著淚花。



船伢子忙問她怎麼回事，彩兒道：「跟我爹鬧翻了，從現在起，我要與我的封建家庭決裂，我要靠我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



後來船伢子才慢慢地從彩兒那兒瞭解到，原來是馮三公聽說了彩兒同鄉親們講的道理，十分生氣，把彩兒訓斥了一頓，彩兒不服，同他爭吵起來，馮三公便打了她，彩兒一氣之下跑回了學校。



第二天一早，彩兒的兩個哥哥過了河這邊，不久便硬拖著彩兒回來，後邊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年輕漂亮的女教師緊追不捨。



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就在渡口的對面，從渡口走上去不過百步。



四個人來到岸邊，彩兒的兩個哥哥要把彩兒往船上拉，彩兒打著墜，臉憋得通紅，抵死不肯，女教師也在後面抓著彩兒的手，一邊怒斥著彩兒的兩個哥哥，原來馮三公說彩兒是因為上學才中了CP的毒，所以不讓她上學了。



船伢子知道，彩兒回到馮鎮決沒有好果子吃，他十分不願意彩兒被拖回去，於是趁著那四個人爭執的當口，故意裝作不小心，把已經解開的纜繩鬆了手，讓船順著水向下游漂去。



船伢子在岸上裝作著急，一邊脫鞋脫衣服，一邊嘴裡唸唸叨叨：「完了完了，船跑了，這可怎麼好。」



然後他急匆匆下了水，游向已經跑遠了的船。



等船伢子游到船邊的時候，回頭看去，渡口邊上已經站滿了人，吵吵嚷嚷鬧作一團。



船伢子遠遠看著，見彩兒已經被那女教師搶了回去，這才把船向回撐。



回到渡口，見那女教師的身後已經站了幾十個女學生，彩兒也站在她們的中間，女教師正在當著成群看熱鬧的人的面怒斥著馮家人的作為，女學生們則在後面喊著口號：「打倒封建主義！堅決支持與封建家庭決裂！」



把彩兒兩個哥哥說得啞口無言，滿臉通紅，兩個人見船回來了，一邊跳上船， 一邊氣急敗壞地道：「彩兒，我再問妳一遍，妳到底回不回去？」



「我不回去！」



「好！來的時候，爹已經說了，如果妳不回去，從此以後，妳的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一切，馮家都不再供應，任妳自生自滅！」



「我有一雙手，我勤工儉學，自己能養活我自己，你放心，我會過得比你們想的好得多！」



「好，從現在起，便休想再踏進馮家一步。馮家就沒有妳這個女兒。」



「你回去告訴他，請我都不會再進馮家的門！」



「好，妳可別後悔！」 從那天起，彩兒不再每週從這裡渡河，馮家也沒有再派人到學校裡鬧。



在慶幸彩兒終於擺脫了讓她痛恨的馮家的同時，船伢子格外高興的是，每到往常彩兒該回家的日子，她便常常到船伢子的船上來，不是為了渡河，只是坐在船上閒談，自然是彩兒說的多，船伢子說的少，因為船伢子永遠都不會有上了學的彩兒知道的多。



由於離學校的校門很近，彩兒偶而出校去的時候，船伢子也都能看見，沒人過渡的時候，他就坐在船上，呆呆地向著學校的門口看，只要看見彩兒的身影，無論她向哪裡走，船伢子的心裡都會十分高興與滿足。



經常與彩兒同行的便是那個漂亮的女教師，還有另一個與彩兒差不多大的女學生。



有一次船伢子偶然問起，彩兒告訴他，那個女教師姓王，是教國文的，她叫她小王老師，那個女學生則與她同班，是小王老師的妹妹，還告訴他，小王老師就快結婚了。



船伢子不知道什麼叫結婚，不過彩兒告訴他，結婚就是成親，船伢子這才明白，他很替小王老師高興，那麼漂亮的一個女人，新郎倌兒一定會好好待她的，接著他便想，如果彩兒嫁給自己，自己也一定要好好待她。



想著，臉上便泛起笑意，彩兒問他笑什麼，船伢子忙說沒笑什麼，臉卻脹得通紅。



船伢子的大則時常提醒他，彩兒雖然與馮家鬧翻了，但畢竟是馮三公的女兒，富家的小姐，一時使起小性子也不奇怪，等她知道了過日子的艱難，早晚還是要回去的，對此，船伢子一點兒也不以為然。



過了幾個月，聽人們說，彩兒所說的那個什麼CP已經在鄰近的幾個縣領著農戶鬧起來了，成立了農協，不久就要過來了，鎮子上也有人悄悄去了鄰縣同CP聯絡，估計不久這把火就能燒到這裡了， 船伢子聽了十分高興。



但事情並沒有象船伢子所盼望的那樣發展，沒有多久，便聽到官府派人鎮壓CP和農協的消息， 聽說是蔣總統下的令，殺了許多人，終於彈壓住了，官家說了，無論是誰，再跟著CP胡鬧，就滿門抄斬。



船伢子不知道蔣總統是誰，但知道總統一定是個很大很大的官兒。



果然，沒過多久，省城的城門樓上便掛上了十幾顆人頭，據說都是被抓住的CP和農協的首要人物。



船伢子的心裡十分消沉，那幾天彩兒的心情也不好，她悲憤地對船伢子說CP不會被消滅，他們只是轉入暗中繼續同官府鬥，早晚還會再次起來革命的時候，船伢子的心裡才好受了些。



自那以後的很長時間，船伢子經常看到當兵的押著些農戶打扮的人從渡口邊的路上走向城裡， 也經常看到用破蘆席捲著的屍體被用破板車拉著向南走，他知道南邊有一個亂墳崗，這些被砍了頭的CP是被拋屍荒郊了，聽說亂葬崗上有許多野狗，一具屍體放在那裡，用不了一頓飯的功夫就會被咬得只剩下骨頭。



彩兒現在不怎麼同小王老師姐妹在一起了，也不再到船上同過渡的鄉親說話了，又過了些時候，她竟然拿著自己的小包袱回鎮上去了一趟。



「我就說過麼！」



看著彩兒從鎮中回來，下了渡船走向學校，船伢子的大嘆了口氣說：「唉！咱們就是天生的窮命，鬥不過人家富人的。



你看前幾年，七小姐嘴上說的多好，現在怎麼樣？誰想讓人家把腦殼摘了去呀！



伢！她畢竟是富家的小姐，受不得苦的，曉得麼？



她這次回去就是向馮三公陪禮的，人家到底是父女，馮三公只訓了她幾句，就饒了她過去的錯兒，還說只要她不再跟著別人胡鬧，她就還可以上學。



你呀！就死了這條心吧！」 那一晚，船伢子藏在被子裡哭了。



從此，彩兒仍然每週從這裡過渡，鄉親們也再次開始對她敬而遠之。



船伢子沉默了，彩兒也沉默了，他們漸漸成了路人。





（三）



那一天，一群當兵的闖進了學校，船伢子聽到學校裡又是警笛，又是女學生們的尖叫聲，不久彩兒忽然拿著個小包袱來到渡口上了船，船伢子剛剛把船撐進河裡，岸上便響起一陣喊叫：「站住， 把船撐回來！」



船伢子回頭一看，見是一群十幾個兵，端著槍在向他喊。



船伢子看到彩兒的臉上現出焦急的神色，心裡一動，原想不去理那些兵，先把彩兒送過河再說，彩兒忽然又道：「撐回去，不然他們會開槍的。」



接著又說：「下船的時候扶我一把，我怕摔到。」



船伢子只得向回撐，到岸邊的時候，彩兒站起來下船，突然船身一晃，差一點兒掉下船去，船伢子手疾眼快，一把抓住她的手，只感到她的手裡有什麼東西，並用力握了他一下。



船伢子會意，把東西攥在手心裡，看著彩兒上了岸，被那群兵圍著回了學校。



船伢子看了一眼手心裡，原來是一個小紙卷，他知道那東西一定很重要，怕當兵的再回來搜， 便把紙卷塞進岸邊大柳樹的樹洞裡。



果然，那群當兵的不久便回來了，先搜船伢子的身上，又在船上上上下下搜了個遍，沒有找到什麼，這才罵罵咧咧地回去。



當兵的走了，船伢子看四周無人，又把那紙卷掏出來，塞進竹船槁尾部的空心裡。



又過了一陣兒，當兵的從學校裡出來，押著四、五個女學生向城裡走，後面跟著一群學生，在小王老師的帶領下喊著叫著，內容也就是不許胡亂抓人。



那十幾個剛才出來追趕彩兒的兵則把彩兒送上船，不住地作著揖向彩兒陪不是，彷彿是怕馮三公同他們算帳。



彩兒一臉怒氣地上了船，當兵的一直在岸邊作著揖，直到彩兒上了岸，完全從視線中消失。



彩兒第二天一臉委屈地回來的時候，是由馮三公帶著兩個長工親自送過河的，而且上岸後並沒有進學校，直接進了城，一直到下午才回來，彩兒臉上的委屈不見了，笑吟吟地又把馮三公送過河， 站在岸上看著他們走了，這才重新回到船上。



船伢子看看四周並沒有人，這才把東西拿出來遞到彩兒手裡。



彩兒道：「昨天真謝謝你了，這東西比我的命還金貴呢！」



「那是什麼？」



「沒什麼，只是一張借據，他們連長的，藉著搜CP，想把這東西搶了去賴帳。」



「啊，是這樣，那可得收好了。」



「那當然！」 彩兒不說，船伢子便裝作不知，但心裡忽然間明白了什麼。



他沒有看過那東西，看過也沒用， 因為他根本不識字，但知道那東西決不是什麼借據，他忽然間有些明白了，彩兒也許還是原來的彩兒，她現在正在幹什麼大事兒呢！



一想到那用板車拉到墳場去的屍體，船伢子不由又替她擔心起來。



轉眼間又過了兩個年頭，彩兒還在學校裡上學，不過上的已經是大學了。



在這兩年裡，學生們越來越不安份了，經常排著隊，舉著旗，喊著口號向城裡走，每次回來的時候，又都要攙著幾個頭破血流的。



但彩兒卻從來都不會出現在隊伍中，而且看上去她也與其他學生疏遠了許多，總是孤零零地一個人，不過回家的次數卻多了起來，有時候每天下午都過河回家，第二天早晨再返校，反正這裡離馮鎮也不過只有七、八里路。



彩兒被捕的時候正是船伢子他大在擺渡，船伢子在家作飯，所以沒有看見，只聽見他大說，學校裡去了許多兵，一共帶走了五個人，一個老師，四個學生，彩兒便是其中之一。



船伢子以為又是象每次一樣，不過是抓幾天就把人放了，誰知這一次半個月過去了，抓進去的人卻沒有放出來。



彩兒被抓的事也成了過渡的鄉親們議論的內容，船伢子這才知道這回的事情大了。



聽說這一次官家是因為一個被抓住的CP聯絡員受不住刑而招了供，結果一舉抓住了CP省委的一個首要人物，又進一步通過這個人的變節而把整個省委和一些下屬機構都破壞了。



被捕的人有五、六十，女子師範學院被抓進去的人中有三個是CP，其中就包括作為省委學運分部聯絡員的彩兒。



船伢子的心揪了起來，他知道，當CP是要殺頭的，當上CP的骨幹更是性命堪憂。



他敬佩CP，敬佩彩兒，但更為她的命運擔心。



從人們的議論中，船伢子還知道，在彩兒被抓去的當天，馮三公就被省警察局請了去，勸說彩兒悔過，揭發同黨，但彩兒拒絕了，並再一次同馮三公吵翻了，氣急敗壞的馮三公後來對警察局長說，彩兒已經不是馮家的人，要殺要剮，任由所為，均與馮家無相干。



此後，彩兒同其他被捕的人一樣，都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都沒有服軟。



在人們憐惜與佩服彩兒的同時，鄉親們也罵馮三公不是人。



虎獨還不食子呢，他竟然把自己的親生女兒推在火炕裡不聞不問。



聽到這些，船伢子對彩兒的命運更加擔心了，連他大都不管她的生死，她又那樣硬碰硬地同官家干，這讓他怎麼能不擔心呢？



又過了一陣子，人們不再議論這件事，一切彷彿都沒發生過一樣，但船伢子卻越來心裡越不安。



終於有一天，人們再次談起了彩兒，這次是說，法院已經判下來了，被抓的人中有二十幾個判了死罪，彩兒也在其中，不日就要殺頭了。



還說，宣判之前，馮三公帶著他的五姨太，也就是彩兒的親生母親去了監獄，想最後一次勸說彩兒回心轉意，但彩兒去意已決，再無二念。



馮三公也再次當著警察局長的面宣稱，彩兒已經不是馮家的人，任由國法制裁，死後不得葬入馮家祖墳，馮家任何人也不許替她收屍。



船伢子的嘴上起了成片的大燎泡，他大看著他，只顧唉聲嘆氣。





（四）



三天之後，船伢子一大早來到渡口，便感到氣氛不對，女子師院的門前來了許多兵，還有成群的人擠在街上紛紛議論，一打聽，原來今天要在南城外和女師操場兩地處死CP的要犯。



船伢子只感到自己的腦袋轟轟直響，也顧不得許多人等在對岸擺渡，自己跑上岸去便向人群中擠，他要看他的彩兒最後一眼。



船伢子年輕力大，拚命擠到人群的最裡面，見當兵的荷槍實彈地站成兩排，把人群攔在校門和大路兩邊。



人們紛紛議論著，語氣中充滿複雜的情感。



船伢子顧不得聽別人說什麼，心裡只希望被殺的人中沒有彩兒。



等了有近半個時辰，才從城裡方向開來了三輛這裡極少見的汽車，每輛車上都站著七八個帶槍的警察，每輛車的最前面還站著一個年輕的女犯。



遠遠看去，在警察的黃狗皮當中，三個女犯的身體白得耀眼。



隨著車子開近，船伢子漸漸看出來，原來三個女犯瘦瘦的上半身果然都光著，細嫩的雙臂被五花大綁地捆在身後，腦後插著高高的亡命牌，每人有兩個警察左右攙著，緊靠在駕駛樓後面。



由於有駕駛樓和車槽幫擋著，看不見她們的下半身，只看見三個姑娘都昂著頭，高高地挺著一對雪白的奶，紅紅的奶頭隨著汽車的顛頗瑟瑟地抖動著。



三個姑娘的頭髮都是短短的，並不時用力甩著頭，把掉下來遮住臉的亂髮甩到腦後去。



車子越來越近，船伢子認出來，最前面那個高高個子的女人便是小王老師，第二輛車上那個與她一樣高但要消瘦些的是她的妹妹，而最後一輛車上那個生得小巧玲瓏的正是彩兒。



人群開始向前擠，船伢子他就像一葉小舟一樣被擠得搖過來，晃過去，他幾乎沒有了意識，像被雷打了一樣，只是呆呆地看著車上那個熟悉的美麗面孔。



彩兒也看見了他，忽然笑了笑，笑得很甜，也很從容，把船伢子笑醒了，他在心裡暗罵著，罵官府，罵馮三公和那些富人，也罵自己，罵自己沒本事去把她救出來。



車停在了校門前，中間的車正停在船伢子的面前。



當兵的把車子三面的槽幫都打開放下來，上面的警察紛紛跳下車，只剩下三個女犯和每輛車上三個警察。



船伢子這才看見，小王老師和她妹妹連下身也沒有穿衣服，露著修長的大腿和圓圓的屁股，攙著她們的兵不僅僅攙著她們，而且每人還用一隻手放在她們的屁股蛋上，不時捏上一下，每當此時，被捏住的臀肉分開，便露出裡面深深凹陷的肛門。



一個當官的從前面車上下來，發了一個口令，攙著三個姑娘的警察便把她們架到車廂邊，面對人群站著，船伢子也看見了彩兒的下身，三個女犯中也只有她一個人還穿了一條花布褲衩。



船伢子知道，畢竟她是馮三公的女兒，所以官府看在她大的面子上不能不給她留下一點點兒體面，而小王老師姐妹的小腹下則露著黑黑的毛叢。



三個姑娘的腳上沒有穿鞋襪，赤著纖細的腳丫兒，每人的兩腳腕都用一根繩子拴著，中間只留下一尺來長的一小段，她們都把自己的兩腳前後交叉著，用力夾緊自己的大腿，以便盡可能地掩住自己的下體，卻也使骨盆部分的曲線更加明顯和好看。



人群又開始騷動，有的人在低聲罵官府無恥，另一些人則大聲地用下流的語言對三個女犯進行人格上的污辱和謾罵。



船伢子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見女人的身體，雖然他暗中罵著自己，並極力控制著自己，但還是感到了身體的反應，。



從第一輛車開始，每輛車上的第三個警察開始大聲宣讀女犯的死刑令，每念到一個人的死刑令，攙人的兩個警察便把女犯的頭按著，強行讓她深深地彎下腰去，高高地撅起屁股，背後那個警察在讀完死刑令後，便先從後面摸那女犯的腿襠一把，才讓她們重新站起來，卻又被強行分開兩腳，終於露出了兩腿間的那條肉縫。



只有彩兒沒有被那樣羞辱，只是被按低了頭，然後又站起來完事。



船伢子看到，小王老師姐妹的臉脹得通紅，眼睛裡的淚光閃了一瞬又消失了。



三個姑娘的臉上都帶著無畏的微笑，用力梗著脖子，不甘屈服。



姑娘們被從車上拎起來，交給車下的警察，同樣是兩個人一個把她們架著，腳不點地地向學校大門裡走去。



彩兒走在最後，在即將走入校門的一瞬，她用力扭回頭來，向著船伢子發出了令他終生難忘的燦爛的一笑。



聽著學校裡傳來女學生們的口號聲和尖叫聲，船伢子緊攥著拳頭，不知做什麼才好。



不久，牆裡又傳來一片尖聲和驚呼，然後便是女人們的哭聲，船伢子知道，三個姑娘都完了， 他的彩兒也完了。



他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罵，只是愣愣地站著，希望這一切只不過是個夢，是個玩笑。



可惜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警察們陸續從學校裡出來，最前面的把三隻木籠子掛到樹上，籠子裡裝著三顆年輕姑娘的頭，三個姑娘的臉上都沒有什麼痛苦，眼睛微合著，彷彿睡了一般，彩兒的臉上甚至還帶著笑。



警察們又在校門旁的牆邊鋪上三張破葦席，接著便從學校裡抬出三具屍體。



每具淒美的女屍都由兩個警察抬著，前面的警察抓著她們被反綁著的胳膊，後面的則抓著捆腳的繩子。



三個姑娘都面朝下，身子的中間因為自重而向下垂落，整個兒身子形成一個彎彎的弧形，年輕女人好看的奶軟軟地垂掛在胸前，不住地左右擺動著。



她們的腦袋都沒了，只剩下血淋淋的脖腔，血還在一股一股地流出來。



女屍先被腳朝外放在蓆子上，然後翻過身去，仰面朝天地躺著，船伢子看到她們的膝蓋上、肚皮上和奶上都是黃土，胸前還有很多血，想來是死後撲倒在地上時弄髒的。



抬人警察又進了一趟學校，出來時每人拿了一塊濕抹布，蹲在那裡把三個女屍身上的血和土都擦乾淨了，露出女人本來的白嫩肌膚，接著又把女屍的腿分開，由於兩腳捆著，所以只是膝蓋處盡量向外展，好像是三隻仰倒著的死青蛙一般，女人的一切都暴露無遺。



警察們還嫌不夠，又撿了兩根鋤把般粗細的樹棍子回來，插在小王老師同她妹尿尿的地方，使她們兩片厚厚的肉唇充分地裂開，展示在大庭廣眾之中。



警察走了，當兵的也走了，只留下三具年輕的無頭艷屍躺在牆邊供人參觀。



人群「轟」地一聲衝向三具女屍，把那裡圍了個水洩不通，船伢子沒有過去，只是愣愣地在原地站著，就那麼站著，站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圍上去的人群散了，最後就只剩下聽到消息陸續跑來看兩眼熱鬧的，還有十幾個富家子弟留那裡一邊說著下流的髒話，一邊盡情觀看女屍的裸體。



彩兒雖然穿著褲衩，但那時的褲衩並不同於今天的內衣，只是普通的齊頭短褲，褲腳肥肥大大的，兩腿一分，裡面的風光便若隱若現，富家痞子們嘴裡胡言亂語著，蹲在她的旁邊，歪著頭從她的褲腳同大腿的間隙中向裡看，希望能看見更多的秘密。



看著自己心中的偶像受到如此羞辱，船伢子心中的鬱悶無以言表，他恨不得衝上去，把那幾個無賴一頓拳腳湊個半死。





（五）



「船伢子--船伢子--擺渡嘍！」聽到有許多人在喊，船伢子忽然醒過夢來，急忙向河邊跑，河對岸已經站了不少人，他大也在，正扯著脖子喊他，船伢子急忙上船向對岸撐過去。



鄉下人向來沒有什麼時間觀念，所以一群人雖然在河邊等了許久，卻沒有人抱怨。



如果往常出現這種事，他大一定是要罵的，不過今天他大沒有罵，只是默默地上了船，坐在船頭叭嗒叭嗒地抽著土煙。



渡了兩趟，才把人都渡過去，然後船伢子便坐在船上發著愣，父子兩個都沉默著，誰也沒有說話。



岸上那群無賴仍在發出一陣陣放肆的淫笑聲，船伢子聽著像是鬼在叫，從那邊下來的幾個渡客搖著頭，嘴裡不住地說著：「下流，無賴。」



又異口同聲地罵馮三公不是東西：「自家的女伢子就由著她那樣擺在街上給人看春宮，連屍首都不肯收？真沒的人味兒！」



這一天，從省城回鎮的鄉親們議論的自然都是彩兒被砍頭的事，過了中午，那幾個無賴的聲音終於沒了，船伢子的心裡才感到好過了一點兒，但兩個過渡的客人的話，卻又讓他滿肚子是火：「這個馮三公，真不是個東西，好端端一個女伢子，救不得她命也就算嘍，連屍首都不肯收， 就那樣赤條條地擺在街上讓人看，把他馮家的德行都散盡嘍！」



「是勒！女人的那個地方，就是自家大都看不得哩，倒叫人家扒了褲子，分開腿子，露得清清楚楚地，還在那裡插上個東西，虧他馮三公丟得起這個人喏！」



「你們在說什麼？那兩個不是彩兒？」船伢子以為那客人認錯了屍首，因為屍首都沒有頭。



「你說哪兩個？」



「那兩個沒得穿衣服的不是彩兒。那個穿著衣服的才是。」



「你是說那個穿褲衩兒的？你那是么子時候的黃曆嘍？剛才那幾個富家子走之前，才剛剛把馮家七小姐的褲衩扒嘍，還拿個抽土煙的煙桿桿插在那個地方！」船伢子傻了眼。



「這都是他馮家為富不仁，祖祖輩輩作惡多端，老天爺罰他，叫他家女伢子丟他馮家的人！」



「你們胡說，彩兒是好人，丟人的是馮三公，不管那些人對彩兒怎樣，她都是最好，最乾淨的！」船伢子聽到這裡，突然冒起火來，把兩個客人嚇了一跳，傻愣愣地看著他，不知出了什麼事。



「伢！不許對長輩無理！」他大訓斥道。



「我不管是哪個！就是不許說彩兒的壞話！」船伢子把槁一放，一屁股坐下，不肯撐船了。



兩個客人不知所措地看著他，他們從沒見這個平素有說有笑的伢子發這樣的火兒。



「伢！快撐船！」



見船伢子不動，他大又罵道：「衰伢子，你無法無天嘍！」



一邊罵，一邊自己走過來奪了槁來撐，船伢子委屈地坐在那裡，一聲也不吭。



日頭漸漸偏西了，鎮上人大都過了渡，沒有什麼客人了，父子兩個坐在船上，各自想著心事。



船伢子感到今天他大有些不同，對不敬長者一向不能容忍的大今天顯得特別寬容。



船伢子站起來，走到他大跟前，拿過他的煙管來，裝上一袋土煙，笨拙地點著抽了一口，立刻被嗆得窒息了，半天咳不上來。



「沒有抽過煙就莫要抽，嗆人哩！」他大說。



船伢子沒說話，只是拿著煙管坐回去，低著頭不說話。



沉默了半晌，他大又說：「過了今天，她們的屍首就要扔到亂墳崗去了。」



「嗯。」



「沒人敢給她們收屍，連馮三公都不敢，給CP收屍要殺頭呢。」



「嗯。」



「伢，你怕殺頭麼？」



「嗯。」船伢子回答，又馬上搖了搖頭。



「七小姐同馮家人不一樣，她真是好人哩。」他大說。



「嗯。」船伢子回答。



「這樣的好人，不該讓人這麼糟蹋呢。」



「嗯。」



「伢，你敢去把她們埋了麼？」 船伢子忽然抬起頭，看著滿臉皺紋的大，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從前，我不讓你同七小姐來往，那是咱們同人家不配呢。可現在，她死了，不該讓她被野狗咬了，她是個好人呢！」



他大沒有抬頭，自顧說著：「我知道這事擔著險，你要是怕，便不勉強你， 不過，你是男人，既然喜歡她一場，就要懂情義呢！」



「嗯。」船伢子一直以為他大是個膽小怕事，又不盡情理的人，但此時此刻，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忽然顯得無比高大起來。



半夜，父子倆帶著繩子悄悄撐過河去，看看左右無人，趕快來到路上，藉著月光，把三個姑娘敞開的腿拉直了，身子用那蓆子捲好，使繩子紮了兩道，然後抬到船上，船伢子又去樹上把三個木籠夠下來，然後迅速撐船過河，再用板車拉著，走了十來里，來到船伢子家的墳場。



這裡離鎮子很遠，不會有人來，他大才轉過身去，讓船伢子自己點上風燈，把蓆子打開，小心地把三個姑娘插在下身的東西拔出來，然後給她們穿衣服。



彩兒的褲衩兒還套在小腿上，船伢子替她穿回身上去。



小王老師和她妹哪裡有衣裳？



船伢子家窮，父子兩個每人就只得一身破得補丁摞補丁的破衣褲，只得把家裡的破被面剪了一尺見方的兩塊來，用細麻繩替小王老師姐妹繫在腰間，像個小圍裙一樣勉強遮住女人的地方。



小心地把彩兒斷了頭的身子抱在懷裡，船伢子跪在地上嚎淘痛哭起來。



三年過去了，船伢子仍在河上擺渡，也仍然肆無忌憚地同客人們說著笑話，並沒有誰看出什麼變化。



直到有一天，一群當兵的把他從船上帶走，人們才知道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當了CP的聯絡員。



船伢子臨走的時候回頭看著他大笑著說：「大，我這就去了，您自己照顧自己，別惦著我，把我同她埋在一起，有她在那邊作伴兒，我不會孤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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